
1996年，随河北省京剧院“送戏下乡”演出受到基层
欢迎，张慧芳（右）代表演出人员接受致谢锦旗。张慧芳个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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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感谢那段下乡演出的时光，
它给了我走进农村、走近群众的机会。
那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舞台经验，
也帮助我练就了较强的抗压能力，

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

张慧芳，1968 年出生于河北
省石家庄地区获鹿县上庄村，毕
业于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科，中
国戏曲学院第三届中国京剧青年
演员研究生班。北京京剧院领衔
主演，国家一级演员，现任北京市
海淀区戏曲家协会副主席，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宣
部“四个一批”人才。擅演《宇宙
锋》《生死恨》《凤还巢》《玉堂春》

《白蛇传》《贵妃醉酒》《穆桂英挂
帅》《霸王别姬》《谢瑶环》《四郎探
母》《红鬃烈马》《桑园会》《三娘教
子》《奇双会》《金山寺·断桥·雷峰
塔》《秦香莲》《大保国·探皇陵·二
进宫》等剧目。曾荣获第二十一
届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第 五 届
CCTV 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
第三届和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优秀表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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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芳演出剧照。

麦田、猪草和胡琴

我对家乡的记忆里，一直有一片麦田，那是从儿
时便刻下的。

炎炎夏日，麦田一望无际，远看如油画般赏心悦
目，金色的麦穗随风摇曳，波光粼粼间仿佛是大地上
的海洋。麦收于农民而言，是喜悦伴随着辛苦，对于
儿时的我来说却是有趣且难忘的。

每逢麦收时节，我们一群小孩儿便随着大人去
麦场上凑热闹。大人们在田里紧锣密鼓地忙活着，
我们则迎着热浪，在麦场里疯跑着、玩闹着，全然不
顾脸被太阳晒得通红。麦子的香气与奔跑后流下的
汗液的味道夹杂在一起，肆意玩闹后的快乐成为我
对丰收季节最深刻的印象。

儿时虽身处农村，可我并没有干过太重的农活，
也没有吃过太多的苦。除了在麦收时帮着大人拾麦
穗，最常干的活便是拔猪草了。那时候学校的功课
并不多，一放学我便跟着大姐和二姐去田里拔草，每
天要装满一小拉车才回家吃饭。把草晒干后送到干
草收购站，一斤干草差不多能卖个三分钱。

11 岁那年，我便离家去河北省艺校学戏去了。
河北省艺术学校在石家庄市，离我的家乡获鹿县上
庄镇并不远，虽然每逢假期我也会回家探望，但我对
获鹿县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相比去获鹿县城，从
我们村到石家庄市区反而更方便些，因此，小时候我
很少去县里。后来，获鹿县被并到石家庄市，成为石
家庄市鹿泉区。

我虽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但因为离家太早，工
作后又历经多地辗转少有机会回家，家乡在我的记
忆里变成了模糊的片段。除了麦田与猪草，便是父
亲的胡琴一直作为我对家乡的记忆陪伴着我。

现在想来，我小时候没受过太多苦与父亲的职
业有很大的关系，而我对京剧的兴趣也是通过父亲
建立起来的。

父亲早年跟随他的师父学习京剧配乐，父亲心
灵手巧，不仅会演奏京剧器乐，还会制作京胡、月琴
等乐器。在那个以务农为主的年代，我们家几代人
都是农民，而父亲却是个例外。那时，父亲是我们家
唯一一个户口在石家庄市的人，因为精通京剧文场
所需的京胡及月琴的演奏，父亲在当时的石家庄地
区京剧团找到了工作，成为剧团里的演奏员。

父亲在外工作，照顾家庭的重任便落在了母亲
身上。那时，我的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都还小，所以
并没有分家，母亲除了要照顾我们姐弟四人外，还要
承担起全家的生活起居。上有公婆，下有弟妹，作为
家中唯一的劳力，母亲出一天工只能赚得八个工分，
这显然不够一大家子的粮食。在那个农民挣钱实属
不易的年代，幸而有父亲的工资才使得我们的生活
并没有太过窘迫。

20世纪 70年代中期，父亲结束了随剧团到处奔
波的日子，在石家庄市的地区戏校做了老师，我也变
成父亲众多学生中的一员。准确来讲，我们姐弟四
人都是父亲的学生。父亲很喜欢孩子，他没有重男
轻女的思想，反而对我们姐妹三个尤为重视。

因为父亲在剧团的缘故，儿时我们总也有机会
混进剧场里听戏，潜移默化间便对京剧产生了兴趣，
父亲自然也愿意教我们。我八岁时，就开始跟着父
亲学戏了。

我们姐弟四人，最后走上京剧这条专业道路的
只有我自己。我的童年是在父亲的胡琴声中度过
的，是在京剧的氛围中被熏陶过来的。缘分很奇妙，
而我与京剧的缘分就好似与生俱来的一样。

“自讨苦吃”的学戏之路

如今回想起自己在河北省艺术学校学戏的经
历，我真的觉得并不艰苦。一说起学戏，大家可能会
受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觉得我们平时练功会像《霸
王别姬》里面演的那样，犯了错就要挨打。早些年间
戏班里的孩子们确实很苦，那时候有个说法叫“打通
堂”，一个孩子犯错，整个戏班的孩子都要受惩罚。
但在我学戏的时候，这种体罚的机制早就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严厉的老师往往也是负责任的老
师。刚开始练功时要从最基本的压腿、踢腿、拿顶、
下腰开始，逐渐掌握了这些之后，老师就会教我们翻
身、串翻身、小蹦子、大蹦子，以及毯子功前桥、后桥、
扑虎、倒吃虎……在练习侧手翻、台蛮等一些有难度
的动作时，为了能够达到必要的速度，老师会拿着藤
棍助力我们腿起腿落的节奏。如果我们偷懒不用
力，棍子就会落在我们腿上，如果速度够快，我们就
躲过了棍子，天长日久我们就会越来越好。老师并
不是有意要打我们，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刺激我们加
快练习的速度。

我一直觉得在河北省艺校学戏的时候是十分幸
运的。一来是当时河北省艺术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优
越的学习环境；二是在经历了十年样板戏之后传统
戏开放，我们那一班从进入学校就开始学习传统戏，
这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到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河北省艺术学校那八
间宽敞明亮的排练厅。每个排练厅都有一整面墙那
么大的镜子，室内空间很大，从头到尾能有二十米左
右，同时供十几个学生练功并不拥挤。除此之外，我
们还有个剧场，为在校学生提供了彩排和实习演出
的场地。这种环境在当时国内的艺术院校里，可以
说是非常好的了。

学校不光提供住宿，还会发给我们饭票。一开
始是每个月十八块钱，后来有了奖励机制，但凡在考
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每月能拿到二十四块钱
的饭票。这二十四块钱就是全额的了，也是为了激
励我们好好练功想出来的办法。我那时候很刻苦，
所以总是能拿到全额饭票。

在那个年代，一个月二十四块钱的饭票绝对是绰
绰有余的。如果是节俭一点的孩子，一个月能省下来
一大半。我们学校是禁止学生拿饭票换现金的，但是
有的学校就没有这规定。我大姐当时考上了石家庄市
的地区戏校，他们学校每个月给的饭票不如我们学校
给得多，但并不限制用饭票换现金的行为，大姐很节
俭，愣是用饭票攒下一辆自行车的钱。

我那个时候年纪小，一点也没有节俭的意识，每

个月都能如数把饭票花完。于我而言，在学校吃饭
就等于是改善伙食了，倒不是说在家里的时候吃不
饱，只是小孩子都比较馋，总想着能吃点好的。

彼时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我记得每
逢吃饭时，母亲总会让我们姐弟四人先吃半个玉米
面做的粗粮饼子，吃完饼子才允许吃馒头。小孩儿
的胃口小，吃完半个粗粮饼子后便撑得吃不下其他
东西，于是珍贵的白面馒头便可以留到下一顿再
吃。相比之下，学校的伙食不仅好吃，而且还有自由
支配饭票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彩排之后还有免
费的夜宵，每个学生有一碗牛奶和四个小面包。

对于好不容易走出农村的孩子来说，学戏的苦
根本就不算苦。我一直都觉得农村出来的孩子更能
吃苦耐劳一些，这是个普遍现象。在面对压力时，农
村的孩子抗压能力更强，也更有韧性。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这是我学戏时
老师经常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导向。当时我们十二
个女生一个宿舍，宿舍里年龄稍大一点的女孩特别
勤奋，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还睡着，人家就已经跑到排
练室里练功去了。我们这些小不点们一看这情况，
也在被窝里躺不住了，都爬起来去练功、吊嗓子。那
时候都是自己主动去练功，生怕落在别人后面。

对于学戏的孩子来说，“自讨苦吃”是家常便饭，
自然也就不觉得眼前的苦是苦了。

从北到南再向北，辗转只缘守初心

京剧为什么能够成为国粹？在我看来，是京剧
形成之初历代艺人付出了他们的才华和心血，后来

京剧进入宫廷后得到一些贵族、文人的喜爱和加持，
其文本和表演不断完善，舞台呈现更臻于精美。京
剧艺人不断将其与其他地方剧种融合吸收，汲取了
一大部分昆曲的优秀剧目。直到四大须生、四大名
旦盛行之时，京剧的表演、唱腔、乐队、音乐、服装、化
妆、舞美、道具都发展到一定高度，成为中国戏曲中
最灿烂夺目的一支。京剧是中国戏曲集大成者，它
是雅俗共赏的，在它最鼎盛的时期，上至达官贵族、
文人雅士，下到平民百姓、走卒商贩，无不有众多喜
爱者。

京剧与老百姓之间是双向奔赴的，这是我下乡
演出时的亲身体会。

在那时，演出大多集中在正月，我随剧团春节前
后出发，基本上等天气热了才能回来。在 20世纪 80
年代，农村的乡亲们对京剧的需求是很大的，而这也
成为我下乡演出最频繁的时候。

现在再提及当时下乡演出的经历，我会觉得特
别不可思议，因为那种经历可能再也不会重现了。
那时候我们一天最少两场戏，赶上春节的时候，一天
要演三场，山东、河北、河南到处跑，一个地方要待上
五六天。但是现在，我们顶多就是在北京的各个区
演出，很少再下乡了。有时候剧团会去上海、武汉、
南京这种大城市，但大多只有一两场演出。我心里
总盼着能多有几场，毕竟一个剧团大几十人千里迢
迢地奔波过去，只演一两场戏确实有些可惜。但我
也清楚，像 20世纪 80年代下乡演出时一走好几个月
的那种情况是很难再现了。

当时的农村是没有剧场的，都是一些露天的野
台子，冬天天气冷，后台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们化

妆用的油彩都被冻得梆硬，根本没办法往脸上画。
大家用铁炉子烧一壶开水，把油彩放在炉台上烤一
烤，就这样坚持着演出。为了保暖，我会在戏服里先
穿一件薄毛衣，再套上母亲给我做的薄一点的棉坎
肩，即便是这样也挡不住冬日里的寒风，一场戏演下
来手脚总是冰凉的。在那时，下乡演出的条件确实
是非常艰苦的。

1999 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辗转。在几个
朋友的举荐下，我和我爱人一同考取了湖北省京剧
院。我唱旦角，他唱武生。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湖北。20世纪60年代
时，父亲因工作原因曾调去过湖北省孝感县（现湖北
省孝感市）京剧团。彼时我与弟弟尚未到上学的年
纪，赶上不是农忙的时候，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去湖
北看望父亲。那时候孝感县京剧团的演出十分频
繁，演的都是样板戏和一些现代戏。我带着弟弟天
天往剧场里头钻，那时孝感县大概就那么一个礼堂，白
天放电影，晚上就演京剧。我和弟弟经常窝在里面看
电影、看戏，人家演几场我们就看几场，可以说在湖北
孝感时期是我受京剧熏陶最早也最多的时候。

时隔近三十年，我再次来到湖北，心境却与儿时
大不相同了。儿时只当京剧是个兴趣，而现在我想
要的是在专业上有更多的提升。

当时湖北省京剧院的老院长以及剧院的一些老
师们求贤若渴，觉得我们夫妇专业条件都非常好，对
我们的专业十分看重。他们嘱咐我放宽心，生活上
有什么要求尽管向他们提。湖北的冬天是很冷的，
又不像北方一样在室内有暖气，剧院的排练厅因为
没有玻璃的缘故时常透风。这些我都不怕，那时我

只有一个念头，不管是学习深造还是去参加一些全
国性的比赛，我只想在专业上能够取得进步。

一进剧院，我就有幸参与了剧目《膏药章》的排
练，并凭借这出戏在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中荣获
优秀表演奖。同年，我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
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电视大赛”中拿到了优秀表演
奖。紧接着第二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宣部“四
个一批”人才、湖北五一劳动奖章等一系列的荣誉也
纷至沓来，那个时期就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
的。可以说，在湖北省京剧院的十二年，是我的京剧
演艺生涯里收获颇多、进步最快的时期。

原以为我这辈子就是在湖北踏踏实实待着了，
直到在北京京剧院的杜镇杰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

“慧芳，要不你来北京吧，咱俩搭档着唱戏。”说实话，
在这之前我压根没想过要来北京。一方面是我那时
已经快四十岁了，拖家带口折腾起来很费劲，另一方
面我深知去北京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对我来说是个
很大的挑战。

在我调动工作最艰难的时候，一位朋友曾跟我
说，“慧芳，你想来北京就得‘躺着’进来，一切从零开
始，你的一切姿态都得放到最低。”我非常感激那位
朋友的话，我本不是一个将名利看得很重的人，那个
时期获得的荣誉称号、奖项于我而言是对我工作的
一种认可和鼓励，在舞台上艺术能不断进步、可以向
更多老师学习、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才是我的心之
所向。及时地调整心态，把一切归零，心里一下子就
轻松了。

去不去北京这件事，我纠结了许久。我深知眼
前的困难，但又摆脱不了北京带给我的诱惑。在此
之前，我曾两次赴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就京剧来说，
北京的确有更雄厚的师资，有更广阔的舞台，在那里
我学习到了更为丰富的知识，见识也随之增长了不
少。这对于一个京剧演员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抱着一切归零、一切重新开始的态度，我开启了
人生中的第二次辗转。上一次是从北到南，这一次
则是一路北上。

双向奔赴后，难忘是“磨炼”

最近这几年，我已经很少下乡演出了，但我依然
默默关注着农村地区人们对欣赏京剧的需求。互联
网的普及使得“足不出户看京剧”成为现实，只要在
各个软件上输入关键词，就可以轻松地看到自己喜
欢的剧目。人们的需求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因此观
看京剧的形式也可以是多样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人们不再需要剧场。

一直以来人们会进入一个误区，觉得只有一些
大城市会对京剧有需求，从而忽视了在中小城市以
及县乡级城镇进行京剧推广，而这些地方恰恰是最
具市场潜力的。正因如此，京剧的宣传是不完整
的，推广环节显然在农村地区有了缺失。很多京剧
演出到了市区便就此止步，因为缺少沟通的桥梁，
农村地区的京剧需求以及演出所需的场地实况并
没有被摸清。

剧场被闲置，就等于将剧场的生命完全浪费掉
了，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特别可惜。其实一
场京剧演出对舞台的要求并不太高，我们在乡间的
野台子上可以演，在老旧的剧场就更可以演了。有
些地方没有剧场，只要将废弃的老式电影院简单打
理，座位翻新，舞台上留出能放照明灯的位置，服装、
道具我们都可以自己带过去，演出照样可以进行。

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走进剧场欣赏京
剧演出的。在北京京剧院的支持下，我和杜镇杰办
了一个工作室，并启动了“寻梦·承泽”项目，旨在挖
掘上演传统骨子老戏，“寻民族艺术复兴之梦，承先
贤之泽”。这个项目成立至今已经十年了，每年除了
有十余场的演出外，我们还会举办线下的交流会，在
宣传“寻梦·承泽”项目的同时，还会传授给观众鉴赏
京剧的方法。

令我惊喜的是，其中不乏年轻的观众群体，他们
很多都是来自高校的学生。每当我们演出结束后，
他们都跑到后台不肯走，一定要等我们卸完妆要到
签名或者合影留念，在他们身上我能够感受到对京
剧的那种喜爱。有时候我会和他们聊天，一些学生
告诉我，他身边的人在他的影响下也相继入了京剧
的“坑”。其实想来所谓的宣传推广，不就是靠着一
传十、十传百地相互影响吗？一个人不了解京剧，如
果没有身边人的影响，他可能一辈子都不想走进剧
场。可但凡他有个机会走进剧场，听了一场戏，或许
就能够激起他的兴趣。人一旦有了兴趣，就会不断
地往深处挖掘。

这几年，我能明显感觉到京剧演出的热度在上
升，走进剧场看戏的年轻人也多了，这与前几年“国
粹艺术进课堂”的政策引领是分不开的。在小学开
设京剧欣赏课，能够让小朋友了解到我们民族的文
化艺术，让孩子逐步对京剧产生兴趣，进而希望走进
剧场去欣赏整出的大戏。不少学校积极地将京剧引
入校园，并在课后的延时班里开设京剧兴趣班。我
爱人来到北京后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做老师，
每周他都会去小学上课，有时还会组织学生们排练
剧目片段。

儿时学戏时便与京剧为伴，不知不觉间已过去
半生，静下来时，我会回味自己与京剧携手走过的
那些路，从河北到湖北，从湖北到北京，每个时期都
有收获。河北省艺校学戏时是青涩，湖北省京剧院
时多是成长，如今在北京京剧院是提升。但最为难
忘的莫过于在河北省京剧院的时候，我把它称为

“磨炼”。
我永远感谢那段下乡演出的时光，它给了我走

进农村、走近群众的机会，这也成为我如今始终关注
乡村文化振兴、心系京剧在农村地区发展的原因。
那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舞台经验，也帮助我练就
了较强的抗压能力，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下乡
演出时，无论是演主角或配角，无论台下的观众有多
少，我都用心对待。在观众给予我较高的期待值后，
我能够将压力转化为动力，认真对待每一个舞台，认
真完成每一场演出。

京剧于我，是爱好、是事业，亦是生活。它早已
成为我灵魂中的一部分，与我形影不离。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克、桑妍 整理）

2023年，张慧芳在“京剧进校园”活动中进行表演。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